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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她輕輕的笑著，說起了她和他的故事。

  但為何，在她笑靨如花的同時，我卻聽到了，她心底深處的悲泣？

那人沉默著，頭也不回的走出了，她的生命。

  她說，他離開已經十個月又二十五天了。
  突如其來的大雨，瞬間吞噬了城市，透過右手邊大片的玻璃落地窗，她看到了陰霾的天空及坐在她身旁，孤單的自己，疲憊的嘆了口氣，她看著冰冷的雨水，降在喧囂的街道上，更掉進了自己的心中，在心上，狠狠的蝕了個大洞，倏然的，如利刃狠狠刺進胸口的痛楚，使她痛的難以呼吸；突如其來的心痛，使她又想起了那人，是的，也是這樣的雨天，她一如往常的看向窗外，世界如此廣大，人們如斯眾多，但，她偏偏只看見了他，那人滿是雨水的臉上，帶著黯然與疲憊，一言不發的推開了咖啡廳的門，走到了窗邊的座位旁，更走進了她的世界中，從此，她的心就此沉淪，無法自拔。
  快一年了，自他永遠消失在她的生命中，已經十個多月了，但為何，明明該遺忘的記憶，卻始終記的如此清晰，分秒都完完整整、一絲不漏？
  她起身，熟練的沖泡著卡布奇諾，不知為何，眼前的景象卻逐漸模糊了，也許是卡布奇諾不小心濺到了眼睛裡吧！她想，但軟弱的淚水卻不禁奪眶而出，在心中，嘩啦啦的下著大雨；舌尖縈繞的卡布奇諾奶香，是她最愛的口味，不知為何，明明應是香醇濃郁的卡布奇諾，喝在口中，卻是如此的苦澀？也許是不夠甜吧！她想，但無論加了多少糖，口中的卡布奇諾卻依舊苦澀，就像是，淚水的滋味，苦的令她痛徹心扉。
  也許，明天，雨停過後的天空，會更加的蔚藍寬廣吧！她心想著，翻開座位旁的雜誌，壓抑住想哭的情緒，微微一笑，思緒，卻回到了她和他的初遇…。
  他倆的初遇，就像是偶像劇的千篇一律劇情，但，她和他，卻沒有偶像劇的完美大結局，他們的結尾甚至沒有結果，男主角離開了，只留下了她滿心的疑惑及痛楚。
  聽到這裡，我低頭喝水，因為怕被她看見我眼中的淚水。

她和他，從認識到分離，只有短短的一個月。

  她繼續說，雖然脣角邊依舊掛著淺淺的笑，表情也依舊平靜，但我確實看到了，她低垂的眸中閃爍著溼潤的淚光，像是跨越了時空，與回憶相凝視。
  有人說，回憶之所以美麗，是因為所想之人將它過於美化了。她十分同意這一點，但在肯定的同時，她也忍不住想：既是如此，那沉溺於過去的人，為何不把未來理想化一點呢？那，抬頭往前走就不會被回憶之網給牽絆住了吧！
  不過，那是她還沒遇到那人前的想法。
  她告訴我，其實最羈絆人的，並不是美好而虛幻的過去，而是想忘卻忘不了的「特別」，最令人魂牽夢縈也最令人黯然神傷的，是回憶的獨特，不論是悲傷亦或痛苦的，而既然如此，那，未來還有什麼可期待的呢？那份「特別」早已不再。 

  對她來說，那人便是屬於她回憶中的「最特別」，特別的令她難忘，令她一想起便痛徹心扉。

  他們，從沒想過彼此會相遇，進而相知相惜，她是「聽雨咖啡館」的老板娘，每天看著人們在這小小咖啡館中上演的悲歡離合，久而久之，便產生了將它們紀錄下來的想法，她經營一個部落格，愛上那種隱匿在帳號背後，自由揮灑心中故事的瀟灑，因此兼職成了網路作家。而他，是一個愛音樂成癡的樂團吉他手，雖不是國際頂級大師，但也在業餘樂團中取得了一席之地，夢想是成為能作詞作曲的多方位音樂家。這樣天南地北的兩人，在個性、興趣上都各不相同的他們，卻因為大雨，而意外的認識了。
  那日，正好下著大雨，因為偶然的一瞥，她和他這兩條平行線，意外的，相交在沉悶的午後大雨下，緊密重合直至他的離去，她是個不信所謂「命中注定」的人，但就在那天，她才不得不信。

  那日，雨下的很大很大，她一如往常的，坐在靠窗的座位上打文章，反正這種天氣也不會有客人來。她是這麼想的，看著窗外的大雨，不希望被打擾的她，在大門上掛了個「休息中」的牌子，打算打完文章早點關門，誰知，就在這時，她瞥見了一個身影，孤寂的佇立在對面的馬路上，那人沒有穿雨衣，甚至沒有帶傘，就只是默默的、固執的站在雨中，而那身影的身旁，是一個憤怒的少女，她拿著傘的手緊握著，像是在隱忍著怒氣，那人低聲對少女說了幾句話，表情很抱歉，但是少女絲毫不領情，沒有拿傘的手飛快的打了那人的右臉頰一巴掌，力道之大，使那人的臉馬上紅了半邊，但他卻沒生氣，只是用悲傷的眼神眼睜睜的看著少女離去，她看著那人抓著少女手臂的手被少女用力甩開，想要上前擁她入懷的手顫抖著，最後還是無力放下，心中突然湧上了一種莫名的情緒，叫「憤怒」。
  為何會憤怒？她到現在仍不明白，但當下的她，卻沒有想那麼多，只是憑著一股衝動，打開門，連傘都沒帶的衝出去，擋在轉身的少女面前，看著少女詫異而蠻橫的眼神，劈頭一陣訓斥，因為當時急昏了頭，後來回想起她也有點忘了，只知那些話的內容大意是：少女太過分了，連她這個路人甲看了都忍不住衝過來破口大罵…等等的，總之，最後那位潑辣的少女，便被她說的哭著跑回家了…，呃，她也不是故意的啊！所以她轉向已經目瞪口呆的那人說道：「這位先生，很抱歉嚇哭你的女友。」，然後她便大搖大擺的走回咖啡館內，若是往常，她一定不一會兒便把那件事拋到腦後了，但，事實證明，事情沒那麼快結束。
  那人跟著她進了咖啡館，疲憊的臉龐上帶著黯然，「我可以點一杯拿鐵嗎？」，他問，她原本想說她已經打烊了，但看著他溫和彎起卻帶著惆悵的眼眸，她嘆了口氣，回答：「好，馬上來。」，她和他，由一杯拿鐵，逐漸的認識了彼此。
  但她和他卻不曉得，一個月之後，她將會眼睜睜的，看著他，永永遠遠的消失在她的生命中；而他，將帶著說不出口的遺憾，離開她。
  她停頓了一下，喝了口她最愛的卡布奇諾，瞥見我來不及掩飾的淚水，她有些僵硬的笑了笑，清了清喉嚨，像要掩飾因哽咽而略顯沙啞的嗓音，她輕輕的說了下去。
想都沒想過，他們，竟會是這樣的結束。
  她不想提他的離去，因為只是淡淡的告訴我，他的離開是因為車禍，而當時，他正準備跟她告白，卻沒想到，一台失控的卡車，竟是把他硬生生從她眼前帶走的死神。
  我靜靜的聽完，並沒有告訴她，她的語氣是那樣的悲傷；並沒有提醒她，桌上的卡布奇諾在她無意識的攪拌下早已涼掉；並沒有安慰她，因為我知道，有些感情，時間會沖淡一切，而有些東西，卻是不管多久都不會忘記，反而隨著時間愈長，愈加熱鐵烙膚的，而她，想必也是想藉著對我述說，再好好回憶一次他與她的那一段時光吧！
  回憶有多深刻，心中的傷便有多深多痛。她說，每每回憶起他的一切，笑起來時憂鬱但明朗的眉目，尷尬時依舊柔和但略微僵硬的唇角，羞澀時倏然僵直但輕柔溫暖的細長手指…，每回憶起一次，她的胸口就隱隱作痛；每每在空暇時，不經意看向那一向有他，而現在已空空如也的座位，她總是滿懷期待的轉頭再看一眼，彷彿只要一眨眼，就能看到他帶著熟悉的寵溺微笑，看著她，但，總是在轉過頭後才想起那人已不在，每期待落空一次，她的淚便悄然掉下。
  我哭了，她摸摸我的頭，卻沒有出聲，只是嘆息著。
她說，她要更努力的向前走，這樣，他就會一直在身旁陪伴著她，永遠。
  「妳很想他吧！」，我問她，「嗯，很想很想。」，她沒有隱瞞，語氣也異常認真，「那妳有沒有想過，要隨他而去？」，我好奇的問，「老實說，我曾經想過。」，她也沒有否認，回答的很坦白，而我，卻疑惑了，「那妳為何沒有那麼做？」，她笑了笑，眼神十分堅定，「因為我知道，他雖然死了，但卻一直一直，活在我心中。」，她停頓了一下，又繼續說，「所以，我更要抬頭挺胸向前走，因為—這樣，他就會陪在我身旁，永遠。」
  是的，她告訴我，她不會沉溺在回憶中的，只因她一直都知道，他，從未離開，一直都在，她的心中。
